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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那锁，九牛犹豫起来，要得到吃
的，就必须砸开，但是万一被发现了怎么
办？他抠了抠脑袋，咬了咬牙，口水长长
地流了下来。他最终没有敢去砸那把锁，
悄悄地又溜了出来。

他万分失落地回到家中，躺在床上唉
声叹气了好一阵，他的心咚咚地跳着，口
水不停地流着。想来想去，他还是不甘
心，这回，他已经想好了主意，他已经下定
了决心！他翻身下床，打开门，拄起拐棍
直奔古漆匠家。

他的手刚刚摸到古漆匠家的门扣，却
听见了古千金的脚步声，于是急忙收住手。

“九牛哥，啥子事？”古千金问。

“刚才，有，有只蚂蚁，钻，钻进去了。”
“蚂蚁？我怕是啥子呢，钻它的，没关

系。”古千金笑眯眯的。
九牛急忙侧身，躲开自己的一脸尴

尬：“就是就是，没关系，没关系的。”
“进屋坐啊。”
“不啦，我还有事。”九牛拄着拐棍回

了家中。
第二天下午，九牛又溜进了古漆匠

家，这回，他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进屋
后，用古漆匠家的火钳去撬那把锁。他刚
刚抓起火钳，把火钳塞进锁口，突然听见
古漆匠干咳着回来了……

古漆匠回来时，看见门虚掩着，进屋
后，又不见女儿在家，感到有些奇怪，就在
屋里查找起来，三两下就发现床下有人。
他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床上说起话来：
这屋里啥也没有，吃没吃的，穿没穿的，用
没用的，还有啥子可偷的？出来吧，你看
中啥子都尽管拿去。

说了一阵，见床下的人没有反应，他
马上提了根棍子去捅，一边捅一边骂着：

“出来！给老子滚出来！”
九牛不敢哭叫，忍着痛往角落里躲避

那棍子，古漆匠火了，逐渐加大力度，九牛
终于惨叫起来：“干爹！是我！我是九牛！
我是九牛啊——”接着就嚎啕大哭起来。

古漆匠的棍子停住了，伸手把九牛拖
了出来。

九牛浑身颤抖着从床下出来，坐在地
上伤伤心心地哭叫着。

这回，古漆匠没主意了，一脸愧色地
看着九牛：“娃儿，到底是啥子事嘛？有啥
子事？给干爹说。”

“干爹，我，我饿，我饿啊——”
“唉——”古漆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干爹也没有啥子吃的啊——”古漆匠蹲
下去，抱着九牛，眼泪簌簌地滴在九牛的
头上。

“干爹有的，干爹，你给我一点嘛，牙
巴丝丝那么点都行。”

“牙巴丝丝那么点？你说的是啥子？”
“干爹，我想吃肉，肉，我晓得你天天

晚上都在吃。”

古漆匠苦笑了一下：“现在没有，真的
想吃的话，晚上我喊你就是了，不要告诉
别人，今天晚上，我拍我家的门三下，你就
过来。”

“你不用拍门，我闻得到的，我自己过
来，干爹不要哄我啊。”

晚上，九牛真的就在古漆匠家得到了
肉吃。

“娃娃，不要告诉外人啊，人家知道了
会瞧不起我们的。”

“为啥子？”
“你晓得刚才吃的是啥子肉吗？”
“不晓得。”
“耗子肉。”
“啊——？”九牛吓了一跳，面带难色。
“怕？怕的话，以后就不要吃了。”
“不，我吃，我要吃，好吃得很。”九牛

高兴着：“为啥子人都没有吃的了，耗子还
没有饿死？”

“耗子会偷啊。”
“哦，耗子厉害。”
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各有各的玩

法。几天前，古漆匠坐在皂角树下晒着太
阳，手里缝着一条麻布口袋，这口袋缝得
怪，口子上装了一根细棕绳，轻轻一拉就
可以收紧口子。

胡老幺问他做的是什么，他神秘地笑
着：“网子。”

“啥子？网子？”
“山猪网子。”
“山猪网子？这么个小网子能够安山

猪？吹牛吧。”
古漆匠既不回答也不争辩，更不是故

作神秘，他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哪里有
什么山猪，他说的山猪，其实是耗子。

晚上，古漆匠把那口老家打开一条
缝，然后把那个麻布口袋安在缝口上，收
束的绳子从口袋腰部穿进去，绳头上挂着
一条小鱼，晚上睡觉后，耗子闻到香味，因
为贪吃，就会往里钻，钻进去咬着小鱼一
拉，就把袋子口收紧了，耗子也出不来了。

耗子出不来，就会在口袋里挣扎，古漆
匠听见响动，迅速起床过来，提起口袋，伸
手用力捏住耗子，耗子也就死了。接着，古

漆匠用一根长钉子钉住耗子头，他的宝贝
刻刀此时也派上了用场，他握着刻刀，在耗
子头上切开口子，翻起耗子皮，然后用力一
撕，就把整块的耗子皮撕了下来……

九牛吃到耗子肉后，一天天恢复过
来，不再拄拐棍了，他高兴着，把那根拐棍
高高地抛起，拐棍在空着打着旋，飞到了
古漆匠的房顶上。

九牛倒是恢复了，只是古漆匠的秘密
也就公开了。

古漆匠天天都要清洗他的宝贝口袋，
他悄悄告诉胡老幺：“必须清洗干净，要不
是的话，耗子闻着血味，就不会往里钻了。”

古漆匠的办法在居士堡推广开来，只
有居老先生拒不采用。左望劝过老先生，
说贫不择妻寒不择衣饥不择食，何必一定
要认为耗子龌龊呢？老先生说，志士不饮
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如此龌龊
之物，老夫绝不沾染的。

在古漆匠的传授下，九牛自己会弄耗
子吃了，但是他的运气没有古漆匠的好，经
常扑空。一旦扑空了，九牛就唉声叹气。

九牛更加喜欢他的干爹了，没有事就
往古漆匠家里钻，他特别喜欢干爹的那个
木钻，经常拿着把玩。

古漆匠那木钻非常小巧，用两根木料
做成，大的一根是钻轴，有一寸粗，八寸
长，钻顶是光滑的半圆形，钻头是铁的，开
成三叉；小的一根是拉杆，有指头粗，也是
八寸长，上面有根牛皮筋。用的时候，把
钻轴立着，钻头钉在打孔处，拉杆横着，牛
皮筋缠住钻轴，左手压钻顶，右手拉动拉
杆，牵动牛皮筋，牛皮筋牵动钻轴转动，几
下子就可以打出一个孔来。

九牛经常提着那木钻，在房柱子上和
皂角树上打孔玩。一边打，一边高兴地欢
叫着，耗子会打洞，人也会打洞。

要是过去，古漆匠是绝对不许可谁动
他的工具的，现在，工具没了用场，也就无
所谓了。看着九牛打孔，古漆匠笑着，好
好学，长大了当个木匠。

胡老幺咂着烟，当啥子木匠哟，让他
跟你学，当漆匠，嘿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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